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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快到了，中国人对虎可谓是又爱

又怕，甚至有几分恨。这种复杂的感情，在

十二生肖所对应的动物中是绝无仅有的。

真乃毁誉参半是老虎，想说爱你不容易！

人 们 喜 爱 虎 的 威 猛 、有 力 的 个 性 ，如

“龙腾虎跃”“虎虎有生气”，“虎头虎脑”形

容小孩子可爱，评价名将之后年轻有为，多

用“将门虎子”。以往许多男孩儿，以“虎”

字命名，不胜枚举。当年抗战时期的空军

“飞虎队”，让日寇闻风丧胆。记得歌剧《洪

湖赤卫队》有句歌词是“这一仗，打得真漂

亮，个个如猛虎下山冈……”

而人们对虎的缺点及负面情绪，也颇

多 微 词 。 如“ 老 虎 屁 股 摸 不 得 ”“ 虎 视 眈

眈”“母老虎”等等。

其实，虎还是虎，只是人们从不同的角

度加以审视和评判而已。

虎常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如《水浒传》

中的武松打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

打虎上山，北方农家，常有老虎玩具及虎头

鞋、虎头枕等等。京剧武将的脸谱及钟馗、

张飞的五官，都参考了虎的表情特征。在

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虎较早出现在汉代

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霍去病陵墓石雕群

里有卧虎，后来的敦煌壁画里有“舍身饲

虎”的故事绘本。

而古代画虎名家，几乎为空白，这很可

能与当时的环境有关。因为在现实生活

中，人们很难见到老虎的身影，一旦见到，

即有生命危险，更别说对虎进行观察和研

究了。各个朝代，虽偶有画家画虎，也大多

是凭传说和想象而为之。直到现代画家张

大千之兄张善子的出现，才被公认为一代

画虎大家。据说他家里专门养了一只大老

虎，这种机遇和付出，直到今天，都几乎是

不可能的。

我从三四岁开始记事以来，第一次听

到“老虎”这两个字，是外婆慈爱的催眠声

中。大概是“哦……，哦……，老虎来啦，孩

儿快快睡啊……”那时只听大人们说老虎

力大无比，可以驱邪。小孩子如果调皮，老

虎就会来教训你的。从此，我对老虎有了

敬畏之心。上小学时，样板戏红遍全国，从

《智取威虎山》里，看到了杨子荣身上的虎

皮大衣和马甲，异常的威武。后来在火柴

盒和活血止痛膏等包装盒上，看到印有老

虎的图案，才算见到了老虎的影子。上 初

中时，我到安庆姑妈家探亲，表兄带我至

动物园，总算见到了真老虎的面目。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怀宁师范读书，寒假

以画画为乐，偶得一张印有光元鲲画虎的

年画，便依样临摹了几幅“光老虎”，有道

是“画虎画皮难画骨”。后来才知道，光元

鲲先生是桐城人，系张善子的弟子，亦为

画虎名家。

寒来暑往，几个虎年过去了。由于多

种原因，我几乎不画老虎了。然而画虎情

结还在，2021 年年底，我又临习了几幅“光

老虎”，算是重温旧梦，再向虎山行吧！

古人云：“画虎难画口，画树难画柳，

画人难画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

穴 我 是 入 不 了 的 ，姑 且 认 真 地 从 老 虎 模

型 开 始 学 习 吧 ，将 老 虎 头 和 身 体 的 结 构

用几何形体加以概括，深知要画好虎，必

须 了 解 虎 的 结 构 、动 态 神 情 ，乃 至 背 景 、

意境等。先深入地研究揣摩虎的形体比

例，虎纹的走向及穿插变化，再感悟其生

活 及 运 动 规 律 ，夸 张 变 形 及 情 趣 美 感 的

表现是少不了的。好在还有动物园及大

量 的 图 片 资 料 ，为 我 们 画 虎 提 供 了 古 人

无 法 企 及 的 条 件 ，我 们 应 该 好 好 学 习 和

研究。

回 家 过 年
张勇

疫情解除，阴霾飘散，终于等到

回家的日子，游子的心被腊月的高兴

涂染得通红，欢喜、激动、渴盼、归心

似箭，穿越万水千山，家的方向，此时

此刻就是心儿的方向；家的方向，是

梦 的 方 向 ，家 的 方 向 ，是 笑 容 的 方

向！那么多的乡愁，打包！让欢快的

心跳，一次次拍打远方的憧憬，让激

动放飞翅膀，尽情翱翔、翱翔！

日 益 渐 浓 的 年 气 ，是 游 子 心 里

荡 漾 的 温 暖 ；是 格 外 清 脆 的 鸟 鸣 ，

也 是 游 子 兴 奋 的 歌 声 ；一 缕 如 锦 的

阳 光 ，那 是 游 子 暖 暖 的 向 往 ！ 在 这

令 人 高 兴 的 日 子 里 ，在 这 缭 绕 年 味

的 喜 悦 里 ，游 子 欢 快 的 脚 步 匆 匆 踩

进 归 程 ，喜 悦 的 游 子 ，多 么 像 春 天

的 燕 子 ，一 程 又 一 程 ，追 赶 那 个 从

母 亲 华 发 滑 落 的 梦 ，追 赶 那 个 从 旱

烟 袋 冒 出 的 思 念 ，追 赶 那 个 在 村 口

久 久 的 张 望 ！ 那 匆 匆 的 脚 步 ，穿 过

腊 八 粥 的 醇 香 ，穿 过 朵 朵 窗 花 的 喜

庆 以 及 一 树 梅 花 的 呓 语 …… 追 赶

着、追赶着。

春夏秋冬，酸甜苦辣；一片彩云，

一路风景；一杯红酒，满腔亲情；一包

乡愁，两行泪流！一阵风，送来几句

安 抚 ；一 年 期 盼 ，从 心 愿 出 发 ，一 程

路，叠满深深祝福！此时此刻，家的

方向，一次又一次绽放喜悦，七彩纷

呈，五谷飘香，家的方向，多么阳光芬

芳！

回 家 ，多 么 幸 福 ；回 家 ，多 么 欣

慰；回家，多么快乐！期盼门口高高

挂起的大红灯笼，期盼那个急切的拥

抱，期盼那个缭绕喜庆的除夕！期盼

那碗滚烫的饺子，期盼那个挂红飘香

的春天！回家的路，充满风景；跳动

的心，闪烁高兴。那么多的故事，都

被候鸟朗读出乡土乡情，回家的路，

是粘着泥土的词阙，是涂抹着浓浓方

言俚语的抒情。

回 家 的 车 轮 ，合 辙 着 腊 月 的 欢

快 ；回 家 的 笑 容 ，绽 放 着 腊 梅 的 笑

容 ；回 家 的 心 境 ，闪 烁 着 春 天 的 诗

情 。 那 几 个 惹 眼 的 祝 福 ，在 门 楣 上

绽 放 吉 祥 。 那 红 红 的 春 联 ，会 一 语

道 破 春 天 的 密 码 。 多 么 想 扑 过 去 ，

紧 紧 拥 抱 ，拥 抱 眼 泪 打 湿 的 嘘 寒 问

暖！多么想拥抱那个久久渴盼的胸

怀 ！ 回 家 回 家 ，抵 达 阳 光 ，抵 达 温

暖，抵达幸福。

灵感蜷伏于半梦半醒之间

桃花在村子东头一夜盛开

北风不解乡情

游子的脚步载不动归家的心

关于父亲的旱烟

母亲的白发

总是一再错过

渐渐滋生的那株刺楸，枝繁叶茂

一碰就疼

我想借春节

掩埋一些遗憾

诸如在父母的唠叨中饮完一杯酒

整修老屋后那条土路

让父母日渐蹒跚的步履走得平稳一些

关于春节
梅雨

一场雪是新年的礼花

漫天的灿烂

把无边的夜色照亮

大红灯笼高挂

辉映团聚画面

欢歌笑语将冬日的严寒驱赶

不知疲倦的风还在奔跑

越过万水千山

似乎急着接回春天的第一朵花

洞悉时光秘密的树

静静地伫立在街道的两旁

生怕惊动身体里沉睡的新芽

四面八方的祝福

次第叩响手机

仿佛一只只鸽子飞进我心里

这温暖像阳光铺满大地

像春风拂动河流

让我看到最美好的愿景徐徐绽放

说虎 画虎
汪全平

团 年 饭
宋扬

当早春的气息潜伏在暮冬涌动，

当村庄外河面上封冻的冰皮开始抽出

丝丝热气，当卷心菜里包裹的冰块慢

慢变薄，年就到了。

30 年前的大年三十，我站在村庄

的路口等从山那边过来的江水哥。江

水哥可算是一个大人物——他是三个

相邻村庄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参加

完三次高考后，他终于考上了一所重

点大学。江水哥的家在山那头的高峰

村，他家到镇高中得走一个多小时。

我家离镇上近，江水哥的高中五年都

是在我家借住的。

江水哥借住在我家，每晚都熬夜

看书做题。父亲觉得黄黄的电灯光伤

眼睛，他找来一些白纸，把灯泡一糊，

光线便柔和起来。我偶尔也在灯光下

装模作样地看书，却总是早早地就打

起了瞌睡。江水哥考上了大学，我家

就 是 他 的 第 二 个 家 。 大 年 三 十 的 中

午，从学校放寒假回来的江水哥是一

定会赶来吃团年饭的。

江水哥来了，提着一瓶远方城市

带 回 来 的 白 酒 和 几 把 挂 面 。 放 下 东

西，江水哥带我去镇上买爆竹。江水

哥真有钱啊，他摸出 10 块钱让我在爆

竹 摊 上 随 便 挑 。 我 毫 不 客 气 地 选 了

“魔术弹”“地牛儿”和“钻天猴”。“魔术

弹”是连发的，一颗接一颗冲出来，天

女散花一样在空中朵朵绽开；“地牛

儿”一点着，在高速旋转中突然倒过

来，能把泥巴地旋出一个凹凼；“钻天

猴”嗖的一声飞向远处，“砰”的一声就

炸了。

从镇上回来，江水哥又塞给对机

制米筒情有独钟的妹妹 10 块钱。妹

妹飞也似地跑了。到中午时，她吃不

下 饭 —— 她 和 她 的 小 伙 伴 们 已 经 把

整整 100 根米筒塞进了肚子。母亲扬

起巴掌骂我们：“你们以为江水哥有

很 多 钱 哇 ？ 还 不 是 从 伙 食 费 里 抠 出

来的，就这样被你们两个不懂事的崽

子糟蹋了……”江水哥忙把我和妹妹

护在身后，母亲的巴掌滞在空中，她

流泪了……

午饭快做好时，父亲让我去请三

爷爷。三爷爷是我爷爷的亲弟弟。我

的爷爷早已不在人世，父亲把三爷爷

当亲爹。我站在家门口的高坡上朝着

三百米远的三爷爷家扯起喉咙喊：“三

爷爷……来吃饭喽……”三爷爷听不

见，他耳背。父亲知道我懒，不想跑

路。他眼睛一瞪，我赶紧往三爷爷家

跑。三爷爷 60 岁还不到，一入秋，就戴

起一顶把“耳朵”放下来的“雷锋帽”，

这让他看起来更苍老了。三爷爷的身

体确实不太好，走路已经有些踉踉跄

跄。我家团年是一定要请上他的，父

亲说：“三爷爷命苦……”

隔壁的幺奶奶也是一定要请的。

幺奶奶和我家本没有血缘关系，但他

带过我。大集体劳动时，我父母的时

间根本不够，便把我托付给幺奶奶。

我家只要请三爷爷，也一定一并请幺

奶奶。幺奶奶豁着牙，吃不了什么东

西，但她从不白吃白喝。她一来，就在

灶头和母亲一起做饭。对于母亲的感

恩，幺奶奶心领身受，又用灶上的劳动

报答母亲。

冬日暖阳柔柔照软了村庄，喷香

的味道在灶房流淌。江水哥开始出一

些有趣的问题考我和妹妹；三爷爷和

父亲欢快地谈论着开春后的农事；幺

奶奶和母亲在拾掇锅里的饭菜。我们

都在等待一顿温暖的团年饭……

迎新年
罗裳

汪全平 作


